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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对于科研新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阔眼界的机会。来
自中科院动物所的研究生在参加完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后归来有感———

学术会议学什么
姻郭浩

令人钦佩的献身精神

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一个科学家以味蕾为研
究对象来研究人的味觉的报告引起了我的兴趣。
报告结束时，台下听众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问
他做试验时用谁的细胞，他说用了自己的。

这让我想起我国著名病毒学家汤飞凡。他为
了证实沙眼是由沙眼病毒引起的，居然把分离出
来的沙眼病毒感染到自己的眼睛里，以此验证自
己的结论。

还有 Marshall 为了证实幽门螺旋杆菌是该
菌为胃溃疡的成因，喝下了带有幽门螺旋杆菌的
培养液，让自身感染，最后终于纠正了前人对胃
溃疡的致病机理的错误认识。

这些例子都说明如果想做一个出色的科学
家，没有一定的科研献身精神是不行的。在我的
理解里，献身精神和老外常讲的“focus”是一个意
思，当你真的“focus”到一件事情上，也就会不知
不觉地“献身”到一件事情上。

在参加论文展板环节的时候，当你走到一张
展板前时，作者都会很有礼貌地说，如果有问题
可以随时提问。当你提出问题时，他们会很高兴，
并认真地解答。在交流中从他们的语言、面部表
情中你会感受到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兴趣。

PPT 现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好的
PPT 可以让科研工作者之间更好地传递信息。会
上除了一些为协会打广告的报告者们用的文字
多一点，其他的演讲者都用合适的图与文字的比
例来讲解他们的工作，有的放入了动画和他们科
研中的工作录像，有的则直接在电脑屏幕上手写
要点等等，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方式。

以后不仅要懂得做实验，也要学习如何把自
己的试验讲清楚，做实验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积累
图片和录像等资料。

在听报告时有些大师级人物竟然在认认真
真地做笔记，比如莫耐尔化学感官研究中心的主
任比彻姆教授，胡子都白了，坐在我们中间，和我
们一样，好像是一位正在学习的学生，这一点我
非常钦佩。

当然，在参加这次会议时我也意识到了自己
的不足。

不够投入

在会后的聊天过程中，我发现这些科研成果背
后的艰辛。王桂荣老师刚去国外的时候，每天要工
作 12 小时以上，相比较来说，我的工作量要小得
多，效率也低得多，自己定的计划大多时候完不成，
计划本上一片叉号（完成的任务以√标记，完不成
的以×标记），究其原因还是自己精力被别的东西
吸引太多，所以以后要把自己沉到自己的工作中。

邹承鲁老先生说过：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科
学研究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打打停停，断断续
续工作，是不可能超越别人取得重大成果的。
此外，在科学上要有所成就，特别是如果要有
重大成就，需要一个人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
仅靠每周 40 小时工作而没有废寝忘食地全身
心投入精神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科学家的。
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第二职业是不可
想象的，我所遵循的格言是“业余爱好不可无，
第二职业不可有”。

我比较欣赏邹承鲁老先生这段话，但真正做
到有些难，所以有的人成了大师，有的人则渐渐
泯然众人矣了。自己唯有努力向大师们学习，认
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英语功底还不够

有些报告自己没有听得很明白，以前在所里
听报告或跟老外交流时，因为时间没有限制，所
以他们都放慢了语速。在这次会议中，每位报告
人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老外就会用正常语速甚
至是快语速报告，这就使自己很不适应。但究其
原因还是自己的英语功底打得不牢，听到英文句
子，总要在脑子中翻译成中文才能理解，这就好
像多了一个“中继站”，反应当然慢了，以后要努
力练习，撤掉这个“中继站”。还有英文的词汇量
还是不够，以后在这方面也不能放松。

思维不够发散

在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者们用了不
同的方法来研究味觉和嗅觉，如有个日本科学家，
用机器人模仿昆虫。所以有些奇思妙想需要发散自
己的思维，而不仅仅是局限在自己的领域里。以前
有位科学家说过，学科交叉的地方是可能出成果的
地方。如何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可能比较难，但成
功了可能就是令人振奋的工作。

在会议上，自己也有些疑问，并且想提问，可
是自己却最终没有勇气举起手来提问，最大的原
因是怕自己的问题太愚蠢。天下没有愚蠢的问题
这个道理我也懂，可就是没有把自己的问题提出
来。这是一个以后要解决的大问题。

知识面狭窄

在会议上，有很多关于脊椎动物味觉和嗅觉
信号通路研究的工作，自己没怎么听懂。主要原
因是因为自己觉得脊椎动物味觉和嗅觉信号通
路与昆虫的有差别，自己现在的工作主要在昆虫
上，所以平常就没有太关注脊椎动物味觉和嗅觉
信号通路，以至于好多专业词汇不认识。从报告
上看来，脊椎动物味觉和嗅觉信号通路与昆虫的
主体架构是差不多的，如昆虫的触角叶和脊椎动
物的嗅球在处理各自信号的地位上是对等的。所
以一方的研究对另一方也有指导意义，以后要注
意恶补一下，不然就“营养不良”了。

（作者系中科院动物所研究生）

为什么不同的人口味喜好会不同？口味的
不同是否与人的本质区别———基因有关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饮食喜好不仅与味觉
基因有关，与嗅觉基因也有关系。

你有饮食偏见吗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拿香菜来举例最贴切
不过了。喜欢香菜的人吃什么都想放点香菜进
去，厌恶香菜的人闻着味道就有一种本能的排
斥，将之列为“黑暗香料”。2013 年《西安晚报》
称微博上举办了“最讨厌吃的菜”的票选活动，
香菜获得了 9600 票成了榜首，网友称其为“凉
菜毁灭者，豆腐脑专业黑，肉食破坏王”。

据报道，讨厌香菜的人在不同人种间的比
例还有差别。2012 年两位加拿大科学家统计发
现东亚人讨厌香菜的最多，有 21%；拉丁裔和中
东地区讨厌香菜的人比例最低，分别只有 4%和
3%。研究发现这是 11 号染色体 rs72921001 的
位点多态性在作怪。而且，如果 OR6A2 嗅觉受
体基因出现变异，就会显著地表现出对香菜的
排斥，闻起来觉得有似碱性肥皂味。

祖先们没我们有“口福”

对于大自然的所有生物来说，生存都是第
一位的。“植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成为人类的食
物”这个命题绝对不正确。野生和原始、未成熟
的蔬菜瓜果不仅口感不好，而且有毒。我们今天
吃到的蔬菜瓜果都是经过多年的栽培改良的，
所以原始人吃的一定没那么好，虽然那时候山
清水秀自然风光好，没有大气污染水污染什么
的，出产的都是有机食品。

即使到了现在，发芽土豆和青西红柿也不
能多吃，因为里面含有糖苷生物碱，吃过后会出
现中毒现象。英国就曾经发生过 78 位学生因食
用含龙葵碱过高的土豆而集体中毒的事件。而
且要知道，这个糖苷生物碱是比较稳定的，且很
难通过烹饪破坏掉，往往得用 170 摄氏度以上
的深度油炸处理才行。

可见人类是吃货这是天生的，经过许多代
的栽培，现在的蔬菜瓜果既有营养又兼顾口感。

发现你的味觉基因

据悉，我们的味觉基因包括“酸味”“甜味”
“苦味”“咸味”“鲜味”五个大类。酸、甜、苦、咸、
鲜是基本的味觉组成，科学家们已经确认了一
些与味觉能力相关的基因。比如，有二十几个基
因与不同类型的苦味相关联。我们味觉的敏感
跟我们与大自然作斗争有关。

刚我们提到了发芽土豆的例子，有毒的土
豆会变苦，如果苦味基因比较敏感，就能因抗拒
吃它而降低中毒风险。据悉，苦味味蕾是口腔中
最发达的味蕾，苦味基因也是味觉基因中种类
最多的，达数十种。这也表明苦味基因是受到自
然选择而被最多保留下来的基因，说明他对人
体有帮助。比如，有种苦味基因为 TAS2R16，这
个基因强的人对苦味敏感，能尝出植物中常见

的吡喃葡萄糖苷类毒素。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
学的一项研究曾发现，中国人的 TAS2R16 苦味
基因最发达，他们还推测出 5000~6000 年前，中
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筛选，那些不能尝出
有毒植物中苦味的人被淘汰，而那些无毒或毒
性很低的植物被保留下来并进化至今。

再来说甜。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科
研小组在最新一期英国《自然—神经科学》杂
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实验鼠体内某特定基因
可能控制着甜味受体的产生。另一组美国研究
人员也同时发表了同样的研究结果。他们都认
为，甜味物质与甜味受体结合便会产生电流刺
激，令大脑感知这种味道。

而另一项美国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对 74 对
同卵双生子和 35 对异卵双生子研究的基础上
的。分析称，人的酸味敏感度由基因和环境共同
决定，不过，基因起到约 53%的作用，高于环境
因素。

辣味基因的发现，则源自于意大利科学家
“重走丝绸之路”的创举。他们研究古老丝绸之
路上那些没有被现代文明所影响的部落，从他
们经久不变的饮食习惯中探究基因对口味的影
响。他们在一些已知的基因中发现了 8 个突变
位点，其中就包括一个与感受辣味相关的离子
通道蛋白编码基因，这个基因也决定了人们的
口味偏好。

个性化菜谱定制成为可能

挑食？或许很大程度上缘于基因不同。常见
到电视里的美食家们，尝一口食物，就能分辨出
里面放了什么料，各有什么样的滋味，混合在一
起后就成了什么样的味道……这神乎其神的技
能总让人羡慕（当然，羡慕的是他们总能吃好吃
的这件事）。其实这表明了这些美食家的味觉基

因比一般人敏感（我就只能分辨两种：好吃，不
好吃），这些人被称为味觉超常者。佛罗里达大
学嗅觉和味觉中心教授 Linda Bartoshuk 称，与
男性相比，味觉超常的这种能力在女性身上更
为常见，而亚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中味觉超常
的人又比白种人要多。她估计，在美国，大约有
15%的人是味觉超常人士。

我们提到的味觉超常者，许多让你我甘之
如饴的食物，对他们来说尝尝都如遭雷击。因为
挑剔，他们都有一份自己独特的食谱，记录的都
是自己爱吃的食物。而味觉不那么灵敏的你，可
能就要经历漫长的尝试，吃遍所有黑暗料理才
能用排除法理出自己爱的食物。

将来也许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
餐谱———随着味觉基因及大脑神经回路奖赏机
制（吃的好吃的你会觉得愉快，还惦记着下次再
吃，再就是神经回路奖赏机制带给你的进食愉
悦感）的不断发掘，基因检测将可能帮助每一个
人准确定位每个人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

当然，这份个性化菜谱不能仅照顾到你爱
吃的，有营养的也将在这份菜谱的列表里。虽然
美食家蔡澜说，美食总是从牺牲一点健康开始
的。但除了口腹之欲的满足，拥有健康的身体才
能长久地吃下去，不是吗？

美食不仅跟味觉、嗅觉基因有关，它还蕴含
着感情与历史。大多数人都具有小时候得来的
故乡味觉记忆，它非常强大，让人对之念念不
忘，据说孩子想家了，多半是想家里的饭了。食
物的传播交融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史。某
个地方的菜传到了另一个地方，说明这两个地
方的人之间有交集了。

除此之外，《舌尖 2》到底是一部纪录片，除
了美食，还涉及到人类的文化、历史。从食物的
演进史中窥见人类历史的进程，也不失为一次
好的领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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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巴西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一
场，比利时 2 比 1 险胜美国。尽管比利时人在进
攻中气势汹汹，占据压倒性优势，美国门将霍
华德却像一只孤独的雄狮，完成 16 次精彩的扑
救，震惊世界杯赛场。

关键时刻，霍华德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
清华的美女教授刘瑜有一篇大作，题目是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一个人就像一只队伍，
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
唤，爱自由。”

我觉得刘瑜老师也点出了科研的真谛：一个
人要像一支队伍，一个人要像千军万马，气势汹
汹地寻找那个被我们称作问题的问题，围追堵
截，三头六臂，劈头盖脸，把它拿下。

今天的科研在很多人眼里很无趣了，常常是
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搞；有了问题却不知道怎
样搞，搞来搞去只见论文，不见突破。而且，我们
的科研队伍越来越大，我们的将军官位越来越
高。

我们的科学家在第一线充当侦查兵，每小
时向将军报告一次敌情：“报告长官，敌人隐藏
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的长官欣喜若
狂：“马上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开炮！”

科研不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好奇心吗？科研不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创造力吗？养家糊口与功名利
禄不都是副产品吗？

如果是这样，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抽完了
这支烟，你就走。

去哪儿呀？江湖。
我有时和年轻人聊起那些一个人行走在路上

的大师，总是心生敬意。可是有些孩子，虽有敬意，
却缺乏自己千山独行的勇气，常常滞留在科研的
这个或那个环节不能自拔、不能前进。

这本来没关系，因为独行确实很难，创新更
是不易，且行且珍惜。

我最近做了一次大胆的“创新”，在一场科普
演讲前花 509 元买了一件“南昌起义”式的带领

巾衬衫。这场演讲是六月份在
陕师大作的，破了两项我本人
的纪录：

其一，这是我在国内演讲
现场听众人数最多的一次，超
过 800 人；

其二，这是女学生提问最
多的一次 （主持人引导的结
果），而且有小女生开问之前
不容分说地断言：老师你的衬
衫真帅！

当我把这个“创新”成果
报告给课题组中的善男信女
时，马上有男青年站出来，质
疑我的衬衫是女式的；后来多
亏有女青年站出来，说领巾不
是女式服装的专利。最有说服
力的是一位女青年考古论今
地指出，要看扣子，扣子钉在
右边，就是男士的。

接着大家在邮件中继续
讨论，为什么男人的扣子要钉
在衬衫右边。有人说古代男人
配枪配剑，这样的扣子系法有
利于大多数人在第一时间拔
出武器。听起来有道理，一个
人嘛，也要像一支队伍。

也有人认为，女贵族的扣
子钉在左边，佣人站在她对面
帮她穿衣服就很方便。

最后有人指出：脱衣服也很方便！
作为课题负责人，我老人家及时制止了关于

“脱衣服”的进一步讨论，因为那不需要一个人像
一支队伍。

于是乎，这场科学讨论在余味无穷中戛然而
止！

（作者单位：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舌尖上的味蕾 基因里的偏好
■夏志

那时花开
———我与热带雨林的故事

姻殷谷丽

下午就要道别
仿佛还在昨夜

细风、绿水、凉亭间徘徊
万般思绪萦绕不绝

遐想着多带走一些回忆
遐想着前方的阳光与彩虹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浓墨飘香的时代
那里有共处一室谈天说地的兄弟
那里是知识和理想的科学殿堂

那里是江水环绕、郁郁葱葱的欢乐宝岛
那里播下了我们多少狂热的梦
那里撒下了我们多少欢声笑语

我要把她留在照片里
我要把她收在熙熙攘攘的回忆里

离别的伤感压不住放飞的冲动与喜悦
我们的心已装下了整个世界

我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懵懵懂懂
早已开始把未来品尝

开始的慌张和兴奋总是难以言述
开始的步伐也总是带着忙乱和畏惧
开始了，就是对理想一个认真的交代
其实，我们已经行走在绿色的田野上

从入园那天起，就决定了我们在葫芦岛（中
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生活主旋律
是科研。

选题的时候，其中有一项课题研究是关于
省藤的。当时我对省藤一无所知，但是听说需要
野外出差，我毫不含糊地选了这个题。

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学会如何鉴别省藤
的形态和生理特征。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去图书
馆查阅专著，阅读文献，按图索骥地去棕榈园鉴

别省藤种，向专家请教、学习。
在野外实验期间，我亲眼目睹了热带雨林

的变迁。2008 年第一次去做实验时，曼燕村还
是成片的山林，一年后再去时，那里除了被严格
保护的国有林外，全都被砍得光秃秃的，正准备
种上橡胶树。这些年，由于橡胶背后丰厚的经济
利益驱使，人们纷纷砍林种胶，当地海拔 500 ~
800 米的土地基本都用来种橡胶了。即使像曼
燕村这样不适宜橡胶生长的生境（此处的海拔
已超过 1000 米），种总比不种好，种上橡胶，坐
等三五年就可以靠橡胶过日子了。在那些村民
心里，琢磨的是怎样砍平山头，多种些橡胶，过
上好日子；而在我眼里，看到的是光秃秃的山
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以及干涸的泉水。

回首再望，野外出差的日子更难忘的是实
验的艰辛。同室内实验的可控性相比，野外实验
有很多因子无法控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甚至
是错误的结果。

我以前从未接触过 LI-6400 光合仪，出差
前也只是学习了几小时的操作方法，到野外去
就碰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仪器稳定性的调试、
气孔导度、胞间二氧化碳浓度的正常与否、光合

稳定的计数方法等等，这些只有靠操作经验才
能积累的常识，却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惑。

另外，野外选材也是一大难题，什么叫生境
一致、长势一致的植物？看上去是一致的植物，
测量出来的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野外实验过程中，除了一个可以帮我提仪
器的工人和一本厚厚的 LI-6400 使用说明外，
没有帮手，没有老师可以请教，当时的那种无助
和无奈，连欲哭无泪都无法表达。但是，这是我
必须完成的工作，我努力告诫自己：生活不相信
眼泪，失败的眼泪只能留给软弱的人，我必须坚
强面对这些困难，把这项工作完成。

于是，在接下来的实验过程中，我认真研读
LI-6400 使用说明书，每天上午延长测量时间。
理论上说的最佳测量时间在上午 9:00 ~ 11:30
期间，我从早上 7:00 测到下午 13:30，如果遇到
中午光照过强，植物出现光合午休时，实验也午
休。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终于可以熟
练操作仪器，测出平滑的光响应曲线来了。

回头看看，那台价值 30 多万元的光合仪
器，当时我是那么的小心谨慎，生怕哪里出了
问题，最后一样对它操纵自如，顺利完成我的
实验工作，得出的实验结果与当初的实验假设
基本吻合：版纳省藤、盈江省藤、无刺省藤和多
穗白藤在 13% ~ 25%的光照强度范围内，并且
在土壤水分适中，有机质含量高的环境下生长
良好，可以在这样的生境下进行大规模的人工
种植。而小省藤由于自身生物学特性，即使在
光照、土壤水分和养分适宜的环境下，生长也
很缓慢。

（本文选自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所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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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 2》业已落幕，在引起无数争议的同时，也再一次地引燃了人们对美食的热情。酷
热的午夏，一帮朋友约会，小聚。何谓佳肴，再次占据了话题的中心。大家争执着，众口难调：有的喜吃
湘菜，有的偏好粤菜，有的钟情甜品，有的对海产品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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